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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吕国飞

今日秋游，照例于出发前布置家

庭作业（读背说跳）。

“吕老师，今天也有家庭作业啊？”

小陶疑惑。“对呀，有啥想说呀？”“我的

心都快要碎了。”小陶夸张地捂着胸口

叹气。“吕老师，今天能不写作业吗？”小

唐恳求。“可以呀，秋游时你们不捣蛋表

现好，就可免写作业。”“哇，我一定表现

棒棒的！”学生们纷纷表态。

秋游结束！

迈进教室，学生们蜂拥而上。“吕

老师，我的表现好吗？”……“嘘，入位

入位。”学生们乖乖入座，眼波里充盈

期待，只等我宣布皆大欢喜之结果。

但哪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厚

礼”呢？

“今天秋游，小朋友们表现怎样？

谁先来说说自己的表现？”小菲小手高

举，差点触到我的鼻尖。“有请！”“今天

秋游，我和小朋友不吵也不闹，玩得非

常开心。”“噢，你和小朋友相处友好。

吕老师奖励你擦掉第一个作业。”小菲

愣神两秒，瞬间转惊为喜，双眼弯成小

月牙儿。其余小朋友顿悟，仿佛能实

现手摘星辰的宏大愿望，尽最大可能

把手伸到我的眼前。

“我第一个走过了摇摇桥。”“你很

勇敢，吕老师奖励你擦掉第一个作

业。”“我和小铖分享了许多好吃的，我

还把垃圾扔进了自己带的垃圾袋中。”

“你懂得分享，又爱护环境，吕老师奖

励你擦掉第一个作业。”“排队时我挤

来挤去，后来经老师提醒，我就改正

了。”“你知错就改，吕老师奖励你擦掉

第一个作业。”

……

每一个学生都肯定了自己的优秀

表现，个个都闪闪发光。

“想擦掉第二个作业吗？”我问。

“想！”呼声震天。“那么小朋友们拿起

铅笔，写下刚才的一幕——老师和小

菲的对话，写下刚才的感受——当你

听到小菲擦掉第一个作业时的想法，

再写下你擦掉第一个作业的感受吧。

10分钟后我们一起交流。”唰唰唰，笔

尖触纸，欢快流畅。

“当小菲擦掉第一个作业，你有什

么想法？”“我急，我急得想把我的手变

长变长，伸到吕老师面前，让吕老师叫

我回答。”“我就在心里祈祷，吕老师快

叫我，吕老师快叫我。”“我想立刻、马

上、现在就擦第一个作业。”……可爱

的学生们真正是大表白啊！

“当你擦掉第二个作业，你最想说

什么？”“瞬间，我感觉我快乐得要飞起

来了。”小马展开双臂成飞状。“我开心

得就像孙悟空学会了筋斗云，飞上了

万里高空，甚至飞到外太空。”小棋手

放前额，酷似大圣……

“想擦掉第三个作业吗？”“想！”下

面的声音“歇斯底里”。“那么——”我

故作停顿，学生们不知我葫芦里卖啥

药，期盼的眼神仿佛都能兜住我的下

巴了。“与同桌聊聊秋游时的开心事

吧！”等学生们的交流声逐渐减弱，直

至停歇，我看到他们的笑容依然灿

烂。“小朋友们，你快乐吗？”“我很快

乐！”“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表达

了，就像一只羊根本就不会被狼吃

掉。好快乐！”哈哈哈哈……

“小朋友们，两个人交换苹果，得

到的依然只能是一个苹果。但当你和

一个同学交换了自己的快乐，你们就

都得到了两个快乐。分享真是一件神

奇的事。快快拿起橡皮，奖励自己分

享快乐给小朋友，我们一起愉悦地擦

掉第三个作业。”此时，吸一口教室里

的空气，全是快乐的味道。

“小朋友们在秋游中表现相当不

错。有的友好，有的勇敢，有的会分

享，有的善管理……这么多优秀的小

朋友集结在二（1）班，吕老师怎能不奖

励大家擦掉第四个作业呢？”

等不及了，等不及了。话音才落，

孩子们齐擦第四个作业。他们边擦边

喳喳：“吕老师简直太好了，我要给老

师一个大大的拥抱。”“要是每年每天

都是秋游，那该多好呀！”

今天全班无作业。当然，第二天

的语文课堂写话就是书写“擦作业”事

件。学生们的故事“神采飞扬”。你

看，从写话题目即知事件饱含情感：

《终于不用写作业啦》《擦擦擦》《零个

作业》……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心

里话全都掉进了我的“大网”里。

心理描写具有很强的隐藏性，它

不像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描写那样

可感。怎样从低段启蒙启发心理描摹

呢？一直苦于抓不到某个实际存在的

又能被二年级学生所接受的事物，这

事物只能是体验——“如果某个东西

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

获得一种使自己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

特征，那么这种东西就属于体验。”秋

游活动正好给了我这个契机。

其实，不管是什么学科教师，班主

任工作常常能给予自己的学科教学很

好的灵感和载体。班级活动也常常能

给学科实践提供“搭便车”的机会，关

键是班主任要抓住契机设计相应的活

动，力争让学生们带着激情投入其中，

这一点很重要。

（作者系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中
心小学班主任）

□本报通讯员 钟婷婷 徐鸿鑫

在宁海县培智学校，有一群孩子，

他们没有灵巧的身体，但并不缺爱。

因为他们有一位共同的“特教爸爸”。

这位“特教爸爸”就是校长王叶

龙。学校里的每一位残障儿童，都是

他从宁海18个乡镇的角角落落里找

来的。25年间，他成立扶困小组，送教

上门，以爱育人……他见过太多心酸

故事，但化悲悯为力量，一直坚持守护

着这群“折翼天使”。

每一个孩子都是从角角落落找来的

个子瘦小，讲话轻声细语，步履缓

慢……这是王叶龙给人留下的第一印

象，风尘仆仆的样子略显疲惫。

王叶龙在19岁时成为一名特殊

教育学校的教师。从教27年，在特殊

教育岗位上工作了25年。在上个世

纪90年代特殊教育学校的多次撤并

中，王叶龙二出三进，也曾去过普通学

校。2010年，宁海县开始筹建培智学

校，王叶龙毫不犹豫地重回特殊教育

岗位。他说：“普通学校可以没有我，

但这里更需要我。”

当时，来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而

王叶龙手里只有一份残联提供的档

案名单。这份名单记录着1990年后

出生的申领过残疾人证的儿童。他

们是否还健在？有没有搬迁过？如

何让家长知道有这么一所特殊教育

学校？苦思几天后，王叶龙用了最笨

的办法——挨家挨户找孩子来上学。

宁海整个县域狭长且多山，18

个乡镇街道一大半为山区。王叶龙

是外乡人，对地形又不熟悉。他骑

着一辆摩托车，怀揣着一本笔记本

就开始了“寻生”之路。困难重重，

可以想象。

“因为山路太难骑，半个月后我买

了辆汽车，但很多山沟沟里的村庄还

是要靠徒步才能到达。”当时36岁的

王叶龙就像一位“孤胆英雄”，独自一

人整整走了7个多月。他回忆说：“这

些孩子大多在农村，我先去村委会问，

如果找不到人，我就去派出所查。当

时给我的名单里有210多名学生，我

一个个筛查过来，最后找到90多名智

力残障儿童。”

2011年，学校建成开学。虽然每

一个学生都是王叶龙从宁海的角角落

落找来的，他们的情况王叶龙最熟悉

不过了，但在过去10年里，王叶龙要

求学校教师不定时地对每一个学生家

庭进行走访。而每个月，王叶龙都会

抽出5天时间，为那些无法来学校学习

的特殊儿童送教上门。

建立扶困基金，入学率10年后翻番

说起令人印象深刻的学生，王叶龙

想到了小美。这是王叶龙在2012年三

访其家门之后，才顺利入学的孩子。

小美家在宁海与三门交界的山沟

里，王叶龙依着导航开了1个多小时，

才到那个村。由于登记的信息没有被

及时更新，几番询问后王叶龙才找到

小美家。“虽然我知道相当一部分学生

的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可当我看

见小美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只着一件薄

夹袄和一双塑料鞋后，我还是震惊了。”

先天残疾的小美，出生后母亲离家改

嫁，父亲外出多年杳无音信，只能跟70

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爷孙俩借住在

村老年协会楼梯下的小间里。小美的

爷爷给老年协会看门，收入微薄。

离开小美家以后，王叶龙的心情

十分沉重。根据学生家庭困难的现

状，王叶龙牵头成立学校扶困小组，积

极争取社会补助，建立了宁海县特殊

儿童帮困助学基金、孙均六奖教助学

基金等多个助学基金，重点帮扶家庭

极度困难的学生。同时，还通过宁海

县教育局的专项助学行动进一步解决

了这部分学生在校生活和学习的诸多

难题。

截至2020年9月，宁海县“三残”

儿童的入学率从42%提升到98%。

深受病痛折磨，依旧坚持留校

在与王叶龙交谈的过程中，好几

次他都手背腰后，面露难色。一询问

才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但他总是不以为然，按照他的话

讲，“受伤是常有的，这点痛不算什

么”。说完，指了指他受过伤的手臂。

小红，来学校已经有3年了，由于

听觉障碍和情绪障碍等原因，常常会

突然变得极度狂躁，对身边人的安全

造成威胁。一次，她的狂躁症发作，

在安抚过程中小红突然拿起一把椅

子砸向王叶龙的手臂。王叶龙当时

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疼痛难忍才去

就医。医生发现王叶龙的手臂已骨

折。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从此

落下了病根。

该校教师何欣欣说，在培智学校，

监护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在晚上，“几乎

每个晚上都会有不同的状况需要应

对”。对值班住校的教师来说，他们

要承担起家长、司机等多种角色责

任。“在排值班表时，王校长总是给自

己多排一些，给我们少排一些。他就

像我们的家长。有他在，我们也会安

心很多。”

2019年，王叶龙再一次被疾病击

倒。在短短17天时间里，他从115斤

暴瘦到81斤，无法吞食任何东西，无

法坐立。“那时候，身边的人都劝我离

开（学校），他们说我是老顽固。但我

还是不想离开这里，我的学生需要

我。回校后，同事们一再禁止我在学

校留宿，让我好好休养。”

王叶龙说这话时，正好在旁边的何

欣欣插话：“暑假让你好好休养，你又

不听。让你不要值班，你也不听。还

不是一出院就来学校了。”

“看着他们成长是我一生的快乐”

“每当学校起床铃声响起，我知道

我的孩子们都在等待着我的关注。”从

洗脸、穿衣、上厕所、吃饭、学习……因

为了解，王叶龙知道他们的需要；因为

深知障碍的不同，王叶龙更加细心地

为他们打造不同的学习环境，量身定

制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方案。

小明是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孩子。

他来学校已经4年了，从恐惧、懵懂

到现在的活泼、亲近，王叶龙看着他

成长。由于生活适应性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学校开始送像小明这样的

10 多名学生去普通学校卫星班上

学，让他们在进行必要的康复训练的

同时，能在一个更加贴近正常儿童的

环境中学习。

“我们的教师会按线路分批送孩

子们去各个普通学校上学。小明是坐

我的车的。他喜欢音乐，每天早上我

就会在车里准备他爱听的歌曲，让他

开心快乐地开始崭新的一天。当然我

们俩也时不时会因为哪首歌好听发生

争执，就如同最亲近的家人一样。”王

叶龙说，下午小明放学时，一定能看到

自己在校门口等着他。3年来，小明改

变了很多，再也不会因为情绪不可控

而把车门摔得“咣咣”响，每天放学会

主动跟校门口的教师、保安师傅挥手

告别，还会把这一天发生的趣事跟特

殊学校的教师分享。

“这些孩子在我眼里是最美的，看

着他们成长是我一生的快乐，我愿意

一直陪伴他们。尤其是在看到他们那

纯真的笑脸时，我想为他们做得更多

一些。这是对生命的敬畏。”近几个

月，王叶龙又在为筹建宁海县各乡镇

学校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奔波着。寒风

中的背影，蹒跚而又执着。

□余 色

坦白说，在北方白雪皑皑的

时节，看到杭州市滨江区近日发

布的班级群公约，笔者这地道的

南方人露出了看到白雪在空中飞

扬时的欢喜模样。

几乎整个11月，网络平台上

“你来我往”的是家长、教师之间

的“扔孩子”混战。

11月初，江苏一家长发出愤

怒的“吼声”——“我就退出家长

群怎么了！”这个引爆网络的家长

“革命”事件的前因后果，几乎不

用多说，大家都懂的。“教是我教，

改是我改，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

老师辛苦了。到底谁辛苦？”这位

江苏家长经历的，不仅引起了全

国广大有着同样遭遇的家长的声

援，也得到了大多数负责任教师

的同情。

但很快，有更多的教师感到

委屈，“我们也想退群！”

“自从进了微信群，每天都是

家长会！”“各种检查、行政事务和

考评等成了我们的‘主业’，教书

反而成了‘副业’。”“上了一天班

回家，晚上还要听学生背书，矫正

发音……”

天天神经如此紧绷，教师们

觉得，自己也要“疯”了。

家长不堪重负要退群，教师

疲于应付还心里委屈也要退群，

家校之间的这场都“不要管了”的

“扔孩子”混战让全网吃瓜群众看

得目瞪口呆。

“那干脆解散微信、QQ等班

级群得了。”有网友干脆这样留

言。但按这个意思，难道是要让

家校共育实现学生更好成长的现

代教育回退到多年前的放养、低

效状态？

还好，各地政府很及时、理性、

负责地开始牵头解决问题了。

11月22日，江苏省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

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通知》。

11月24日，杭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印发杭州

市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15条

从各个层面为教师减负的禁令，让教师们倍感欣慰。

有人说：“教师减负了，才能给家长减负。”其实，教

师减负了，更重要的是学生能更好地成长，毕竟在教

学、批改作业等方面家长并不专业。

可以说，教师负担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而某些不负责任的教师“越界”给家长布置教学任务也

是近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笔者想起了一桩“往事”。

在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曾提出《关

于停止小学教师用手机微信和QQ对学生及家长布置

和提交作业的提案》。2019年两会期间，教育部明确表

示：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不

得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家长。

实际上，在此前后，山东省潍坊市、河北省衡水市、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山西省太原市等多地都出台过

规范中小学教师使用互联网班级群行为的相关禁令。

但为何屡禁不止？

让教师成为教师，才是关键。

去年 10 月，宁波市、温州市几乎同时发布了规

范各类进校园活动的相关通知，吹响了为教师减负

的号角。

而去年1月，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对全省308所义

务教育段学校“2018年进校园活动进行的情况”调查中

发现，83%的进校园活动由教育系统单独主办或与其

他部门联办，其中教育系统单独发起的进校园活动占

50%，“系统内的‘活动进校园’现象亟须规范”。

可以看出，当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在为教师减去

外来的、不必要的负担的同时，一样要注意如何减去来

自“自己给教师”的负担。同时进行严格的自我监管，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几天前，杭州市滨江区针对“家长退群现象”，专

门发布了网络班级群公约，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一片叫

好声。

约定班级规则、进行多元评价、分清作业边界……

这份公约，滨江区前后花了整整3个礼拜。该区班主

任研究院集区内德育中心负责人，6位杭州市名班主任

工作室领衔人，多位获长三角及省市班主任素养大赛

一、二等奖优秀班主任的智慧，联手滨江区社区教育学

院反复调研，征询了区内近百位中小学家长及班主任

的意见并得到省德育专家的有效建议后，才出台的。

这样大费周章的原因是，滨江区认为，网络班级

群是家校沟通的重要平台，要用好而不是“退群”或

解散。

笔者认为，这个凝聚了班主任、家长、专家们智

慧的班级群公约，同样需要有同时进行并严格执行

的监管。

有人会说，让教育行政部门自己监管自己，教师自

己监管自己在班级群中的行为，太难操作了。也许学

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开通家长投诉通道以此监督教

师，但教育行政部门如果违禁了由谁来管？

家长呀！相信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再希望自己的教

育管理区域会出现类似的“熊”家长喊“我就退出家长

群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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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都是从角角落落找来的！
宁海校长用爱守护“折翼天使”

“擦”出心理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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